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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米合作種植計畫便增加從傳統燒墾開始，企圖更加完整呈現過去傳統的小米文化。經由

連續2年的合作實踐經驗中，部落文化工作者也開始思考未來在原民會所推動的第三學期原

住民學校課程中，納入小米的傳統實作課程。

三、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在推展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中，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

認知是十分重要的，十幾年來周邊兩個社區部落(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 與卑南文化公園原

本互動不多，甚至有些不滿，然而透過不斷的互動、溝通再到認同，至今有了極大的改變，

這其中館員對部落傳統文化的認同是重要的，其次態度與傾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1年開始卑南文化公園結合部落的參與在傳統文化脈絡中詮釋出小米與卑南族人生

活的密切關係，讓在博物館裡小米的栽種展示不只是小米這種作物或植物本身，更呈現出卑

南族人長久以來與小米互動後所產生的文化意涵。另外在這小米種植與收成的過程中，除了

館方感謝部落耆老們把園區內的的小米田當作是自己部落內的事來看待，部落耆老們也對於

能再次實踐傳統的收割入倉過程而感動，部落陳光榮長老感性的說：「感謝博物館對傳統文

化的重視，讓我們族人能藉這個地方做傳統文化的傳承。」博物館與南王部落也透過小米更

加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經由小米的種植與文化祭儀活動的辦理，見證博物館與部落文化結合

的歷程，讓博物館不再只是冰冷的物質文化的展示，而有部落夥伴的共同參與詮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遺址公園管理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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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繆斯殿堂到山林田野

文／圖．鄭雅雯

博物館的發展

博物館起源於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卓的繆斯（Musaeum），收藏亞歷山大大帝在各地征戰

所得的珍品寶庫，以至文藝復興時期王公貴族喜好搜奇玩稀的炫富展現，都是一般人民所無法

靠近的高牆殿閣。一直到17、18世紀啟蒙時代，才出現公立博物館的設置，如大英博物館、巴

黎羅浮宮，並逐步向各階層人民開放。及至19、20世紀，美國積極投入博物館的發展建設，促

使博物館成為知識建構、研究創新與民眾教育機構，並肩負非營利之公眾服務的社會功能。

臺灣博物館的發展

臺灣早已於歐洲帝國殖民時期，便接觸諸多外來文化與影響。而博物館設置則始於日據時

期，因應當時對殖民地之資源調查以獲取經濟利益，所打造的國威展示櫥窗，其中以「臺灣總

督府博物館」為典型殖民博物館代表。其後則以「故宮博物院」為博物館領域龍頭，直至1980

年代「自然科學博物館」以更現代的軟硬體設施開啟博物館新頁；其後因應社會經濟起飛，

1990年後公私立博物館數量快速蓬勃成長，以回應社區/地方認同之社會需求；2000年後「文

化產業化」及「地方文化館」的文化政策推動，更促進博物館多元型態的民間參與及貼近生活

化之目標。2002年「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希望延續社

區營造成果的累積，進一步地深化、擴散；在2012年該計畫將結束之際， 值得我們停下來思

索、檢討，以更清晰下一階段的努力方向。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使命與挑戰

位居於古都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在20世紀末籌設當時，據聞多個地方政府提出各項

優惠條件，最後由臺南市中心的日治時期「臺南州廳」勝出，因此在其規劃發展上，有著多重

歷史及文化意義；諸如均衡臺灣南、北文化資源發展，立基臺灣發展起源的古都意義，加上臺

灣文學系所發韌於真理大學、成功大學之研究資源，在在形塑從「殖民宰制」建築象徵轉化為

「本土主體」意識堡壘的深層期許。

因此，「博物館」、「國家級」、「臺灣文學」成為館員們在工作推展上三個核心的思考

焦點；在過往充斥「政治載具」或「高貴聖殿」的博物館印象，我們如何加以突破，使大眾得

以親近而達成各項博物館使命？作為一個在南方的博物館，如何盡力符合「國家級」的質感水

準與定位期待，不僅止於地緣性的耕耘？另外關於所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與詮釋，面

對原住民文學的定位處理，顯然成為關鍵的對應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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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與部落的合作實踐

行政院原民會自民國2007年也開始推動「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物館活化計畫」，致力提升

所轄的28個原住民文物館的功能；自2008年以巡迴展方式啟動部分館舍，陸續在2009年更結

合四個大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國

立臺灣文學館），共同擴大巡迴展的規模，更以成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聯誼會」來促進更緊密

的聯繫與資源分享。儘管仍同樣面對「經費」與「專業人才」的問題，但確實在「大館帶小

館」的合作交流下，逐步有了顯著的改進與動能提升；如能持續性落實連結與長期合作，該專

業資源網絡應是一個重要而務實的實踐途徑。

國立臺灣文學館與部落相遇

臺灣文學館第一次展開與部落的合作，始於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作品《玉山魂》

獲頒2007年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惜其突發性心肌梗塞驟逝。致使該獎項的推廣計畫

裡，原訂獲獎作家必須於隔年度巡迴各地演講介紹得獎作品，因此醞釀出舉辦「伐伐紀念巡迴

特展」來彌補推廣缺憾的想法；同時，促發臺文館思考如何著力於原住民文學的深耕開拓，守

護這個深具臺灣文學獨特基因的重要性，開展文學札根部落的行動。

2008年規劃「寫作，是為了尋找回家的路」伐伐特展時，感念於作者一生強烈的族群使

命感與核心關懷，筆者特別期望能在布農族人生活的主要地區辦理巡迴展覽，經徵求各地方文

「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紀念巡迴特展」在高雄桃源鄉開幕參觀情形 化館的檔期意願，前後去了伐伐任教多年的高雄縣「桃源鄉原住民文物館」、成長的故鄉臺東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之外也受邀前往臺東市東海國中、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展出。在

合作部落的選擇上，因為展示「主題內涵」與「文學札根」目標，族群（布農族聚落）是一個

優先考量。

乍聽「文學」或許跟部落生活感覺「有些十分」遙遠，我們希望透過族人曾經熟悉的

「人」與「題材」，來促使他們想要認識這個作家「同胞」以及他用力書寫生命的作品與故

事，自然而然走進「生活即文學」的新認識與體驗。因此一方面推動族人閱讀深具主體性文學

文本外，也十分期待啟發、培育族人們的創作潛能，繼續茁壯原住民文學的新進程。這是臺灣

文學館首次進入部落的努力與嘗試，期待能夠在互為主體的經驗中，在原鄉沃土耕耘出更多不

朽的經典。

專業資源分享與催化文化主體

另外，每個「文物館」在部落角色與功能的發展程度，也影響著博物館投入的成果效益。

我們清楚截至目前階段，各地方文化館在人力、組織、定位的結構侷限尚待突破；因此，在合

作過程中，格外著力於「誘發」在地的參與及規劃意見，培力其「主體意識」的練習與重構。

除了提供「全套式」的展示設置，我們會徵詢在地館員思考有無其館藏展品或元素合宜增加、

融入展示腳本，增添所屬的風格與創意發展。

更重要的，我們配合巡迴展，特別框列「推廣教育」經費補助，希望由在地館員提供需

求、想法，與部落「共同規劃」講座、活動內容；當然，這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而我們從

「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紀念巡迴特展」在臺東海端鄉開幕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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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應該知道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參與、反應情況不佳，只能繼續虛心檢討、

改進，或許我們未擺脫「我們所以為的」，並不是部落「想要的」、「需要的」等等。

誠如胡筑珺（2009）碩士論文指出，在類似的大館與小館的合作中，雙方承辦人扮演著

極關鍵的角色；大館能否在釋出優勢的專業知識之下，仍能清晰地尊重、增能地方館舍的主

體性與價值思維，方才是永續經營的良好合作模式。筆者認為，博物館館員在推動與部落合作

的關係中，必須敏銳的意識其間「資源權力關係」，避免全然「主導指示」在地館舍的展務推

動；博物館本身相對充沛的國家資源與專業投入，在資源分享的理念下，協力部落文化推展，

如無法以催化部落萌發主體思維與動力為念，將反加速消弭、毀壞在地的特殊性與文化基質。

山林田野的知識寶庫

近十多年來，雖然傳播媒體大量出現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圖騰化表彰樣貌，卻鮮能深刻探

見其各族群心靈內涵的潛藏容顏；慶幸原住民文學作品中，除卻各種喧囂刺激，而能靜默卻有

力、平淡卻尊嚴地，刻畫出一個民族的真實處境與精神價值。或藉由博物館展示啟發，或藉由

部落文物館的推廣教育，我們盼望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在傳統文化樣態式微的環境下，或能受作

家前輩們辛苦學習用「外文漢字」記載、開築的「獵徑」所吸引觸動，更自信餘裕地傳續祖先

的生命智慧與原初生命力。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助理研究員、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業人才培訓

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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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的榮耀與哀愁
文／圖．楊宗瑋 

飛翔空中的鳥類自古以來一直是人類仰慕的對象，不論是形態威武的猛禽類，或是色彩

艷麗的各種鳥類，鳥類的羽毛一直是許多人類彰顯身分與地位的象徵。世界各民族佩戴羽毛

的情形比比皆是，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如北美印地安酋長的長串鷹羽頭飾、夏威夷國王的黃紅

相間羽毛披肩、南太平洋女郎的天堂鳥尾羽頭飾等。

臺灣各原住民族中，佩戴羽毛較具代表的例子，包括了鄒族人皮帽上的帝雉尾羽、阿美

族人頭冠佩戴藍腹鷴白色的中央尾羽（目前多佩戴環頸雉尾羽，並垂掛白色細布條），而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排灣族、魯凱族頭目配戴的熊鷹飛羽。

熊鷹（Spizaetus nipalensis）是臺灣留鳥中最雄壯的鷹，頭後有角狀冠羽，又名「赫氏

角鷹」（『赫氏』是指命名者Hodgson），史溫侯先生1862年曾於淡水得到一隻熊鷹；當

時漢人告訴他，此鳥在丘陵並不算罕見，會獵捕野兔，偶爾亦會獵捕小鹿。熊鷹足部密被羽

毛亦為其重要特徵，飛行時翼寬尾大，背部及雙翼暗褐色，腹部至尾下覆羽淡褐色，有許多

白色橫紋，以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動物如赤腹松鼠、大赤鼯鼠和白面鼯鼠、大型鳥類及爬蟲類

為主要食物，覓食的方法主要為林中定點埋伏，或從空中撲殺。熊鷹常佇立於視野良好的枝

頭上尋找獵物，待發現目標即悄然接近至距離100公尺處，然後再急速撲擊，在地面獵食，

若距離太遠會選擇隱藏，再繞道撲殺獵物，也會撞擊樹洞將飛鼠嚇出後捕食。僅分佈於中低

海拔廣闊的原始森林中，大多時候停棲在森林中，滯空時間不長。生性隱密，對人類活動極

敏感，因此在臺灣低海拔山地皆遭開發殆盡的情況下，僅於較深邃原始的山區偶爾可見。目

前尚存臺灣的族群數量約500隻以下，全世界少於10000隻。農委會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由於熊鷹飛羽上有長串三角型的斑紋，與百步蛇身的三角形圖案相似，在遵奉百步蛇

為祖靈或祖先守護神的排灣及魯凱族人眼中，因此被賦予了相當多樣的神話及傳說，如魯凱

族奧威尼卡露斯盎所著的「雲豹的傳人」一書，有段敘述：「魯凱族人長期相傳，百步蛇年

長到一定時間，牠會慢慢進化到愈來愈短，然後長出羽毛，最後長成會飛行的禽類，因此熊

鷹羽毛上的的八個三角形斑點，原來是百步蛇所形成的斑點，所以熊鷹一直是貴族（頭目）

和英雄的象徵。」江海先生所著的「漂泊兩千年」（邏發尼耀家史）也有一段敘述：「傳說

中，熊鷹也是頭目變的，那是遠古時，有一戶頭目家的長子，父母已喪亡，族人卻惡待他，

不給他食物，小男孩相當悲傷，有一天獨自跑到山上哭泣，不知不覺中竟然長出翅膀變成一

隻熊鷹，並且以酷似小孩子的哭聲在高空中喊叫，族人根據牠羽毛上的花紋，認出是頭目家

的男孩。老人家便說：『頭目家的孩子在向我們哭訴！』從此，頭目的羽冠就以鷹羽象徵，

黑白相間的節愈多、插的數量愈多，便是身份地位愈高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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